
山水大义的文化地标美学

■欧阳明勇

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

书法家协会主席鄢福初题写书名 、 湖

南省报业协会会长赵宝泉作序并倾

力推荐的 《山水大义 》， 用洋洋洒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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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字 ， 以乡愁文化为背景 ，

以声情并茂的笔触娓娓道来， 探究 “义

文化”。 最难能可贵的是， 《山水大义》

赋予了山水一种特殊的文化地标美学意

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

魂。 文化兴国运兴 ， 文化强民族强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

明，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 ，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引人注

目的一个分支， 源远流长， 根深蒂固，

基本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对于义的

理解，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 国际儒

学联合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在

《学习时报 》 上是这样撰文阐释的 ：

“义， 是回答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关

系。 人的生活， 有两个方面： 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 由此生命也有物质生命和

精神生命两方面……要把自己从生物意

义上的人， 提升为社会意义上的人……

践行这一点， 有见义勇为、 见利思义、

舍生取义这样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的具

体要求。”

但 《山 水 大 义 》 独 具 慧 眼 ， 在

“义” 的阐释上， 用 “一座大义山、 一

条情义河、 一个勇义村、 一脉文明源、

一方康宁地” 五个章节拓展 “义” 的地

标美学意义。 在书中， 作者更为敏锐地

指出， 除了山水大义， 还有历史大义、

民间大义。 作者指出， 义， 有个人的小

义， 更有民族的大义， 对于神州大地四

海八荒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时间纵深

上非常久远， 历史横向上非常宽泛。 书

中所叙人文， 见义勇为有之， 见利思义

有之， 舍生取义也有之。 这恰恰与钱逊

教授的阐释不谋而合。

在 “一座大义山” 的章节里， 写山

的人文 ， 这是点的着墨 ， 写得热情洋

溢， 读得引人入胜。 比如 《大义山， 大

义之山》 《圣地牛迹石》 《印山， 为传

统文化点亮一盏灯》。 在 “一条情义河”

的章节里 ， 写水的人文 ， 这是线的描

叙， 写得中规中矩。 比如， 《舜帝南巡

“义 ” 传常宁 》 《舂陵河 ： 千年古河

“孕育” 湖湘文明》。 在 “一个勇义村”

的章节里， 写村庄的气派， 这是风物的

描叙。 可惜只有 《古风深蕴中田村》 和

《中田古民居 ： 湖南最大的军事堡垒 》

两篇文章。 在 “一脉文明源 ” 的章节

里 ， 写的是本地历史 。 比如 ， 《一

把 考 古 铲 “ 铲 出 ” 常 宁 古 文 明 》

《常宁发掘出汉晋古墓群 》 。 在 “一

方 康宁地 ” 的章节里 ， 写的是人文 。

比如， 《板桥荷花灯： 灯光月影中流淌

的 “忠义仁勇 ”》 《罗桥镇袁家 “字

灯”》 等。 后面三个章节都是面。 《山

水大义》 的书中， 这样由点到线到面的

安排， 也是别具匠心。

阅读或者解读 《山水大义 》 的时

候 ， 尤其不能忽略封面上四个小字 ：

“中国常宁”。 山水有情， 山水有义， 山

水有大义， 这在文化美学上是一种升华

和淬炼。 实际上， 作者就是在赋予山水

以文化美学意义的同时， 也确定了这个

美学意义的文化地标。

文化地标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

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历史标记。 常宁早

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的痕

迹， 战国时期便是楚人聚居地。 这里不

仅有汉代冶炼遗迹， 也因为地理位置的

原因， 三国初期也是兵家要地。 自唐天

宝元年置县以来， 常宁正式定名。 也因

为地处衡郴永三地交界 ， 境内并不安

宁， 多次遭遇兵毁。 县志有载， 常宁宋

代理学家袭盖卿跟随理学大师朱熹学

习， 并在家乡建书院讲学。 但， 自明清

后， 全县再无袭姓。 到了今天， 据公安

户籍系统查证， 湖南袭姓也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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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时移世易， 人员变迁， 由此可见一斑。

但常宁作为衡岳一脉， 人文蔚起， 忠勇

大义之辈层出不穷， 能见义勇为， 能见

利思义， 更能舍生取义。 因此， 常宁这

个革命老区才有 “八百水口壮士上井

冈” 的传奇， 才会成为湖南省唯一一

个和平起义的县级城市 。 这些 ， 正

是大义的文化美学意义所支撑的信

仰和情怀 。 当然 ， 以山为经 ， 以水

为纬， 中国常宁这方深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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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平

方公里怀抱的热土， 带着湖湘文化的腾

腾热气， 正在新时代以新面貌屹立在众

人面前。

湖湘文化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

《山水大义》能够赋予湖南常宁一种文化

地标的美学意义，这是不可小觑的贡献，

这本书也值得好好品读。

豌豆花开

■子 衿

“含桃豌豆喜尝新， 罂粟花边已送

春。” 一派春花烂漫， 谁会去打量一朵

豌豆花？

我看到豌豆花， 是蹲下身子系鞋带

的工夫。 它勾着纤细的脖子， 脸朝下，

望着托起自己的藤蔓， 或微微侧脸， 顾

盼一脉相连的叶片 。 我的心被撞了一

下， 有谁见过这么谦卑的姿态？ 是恍若

处子的娇羞？

也许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让

人没法不记住它 。 不然 ， 它怎么可能

“开” 在邮票上？ 马绍尔群岛邮政一套

“每月一花” 的邮票， 就是从万花丛中

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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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 试想， 花中选花， 一件多

么举棋不定的事！ 那得千挑万选， 千里

挑一。 也许有安徒生的 《豌豆公主》 推

波助澜， 因为人们一想到那个肌肤娇嫩

的公主， 就心生怜爱， 豌豆花也就可与

玫瑰、 菊花、 紫罗兰等名花争宠斗艳了

吧。

要知道， 豌豆花不过是一朵菜花，

家世低微。 它那小家碧玉的身子很不打

眼， 观赏它， 你得俯下身来， 不然， 根

本看不到它的花容。 它花瓣不多， 就四

片。 身为花， 不能 “朵作千叶” 本是件

憾事， 可它不气馁， 守着本分， 想点花

招， 来个 “离瓣” 造型以花姿取胜： 让

小的两片含苞打朵， 羞颜朝下， 楚楚动

人 ； 用大的两片缝成罗裙 ， 外翻成蝶

状， 那模样， 俨然一只翩翩起舞后小憩

在藤头的蝴蝶； 它精细的花纹， 犹如孔

雀开屏， 可与舞神杨丽萍媲美。 那些有

着层层叠叠花瓣的观赏花， 恐怕也没这

般撩人。

“寡人好服紫。” 豌豆花的花色， 或

紫红衣， 紫蓝裳； 或淡紫裳， 深紫衣；

偶尔也素装一身 。 这哪像小户人家出

身？ 倒让你想起琼瑶笔下那些气质不凡

的紫衣女子。 琼瑶是偏爱豌豆花的， 单

有这高贵典雅之色， 哪可入她的法眼？

应该还与豌豆花谦卑本分的品质， 若有

若无的体香， 婉转动听的花名有关。 不

然， 琼瑶怎么会给一位女主人公取名叫

豌豆花，而不叫蚕豆花，黄豆花，豇豆花？

豌豆花的花事， 似乎只有一件， 就

是结豆荚。 它来世间走一遭， 好像就为

一个裙裾舞。 那是尽职尽责的表演， 不

求观众太多， 只为博得蜂蝶的青睐， 多

采花粉， 因采得欢， 结的豆荚就多。 等

过些时日， 一弯豆荚初长成时， 蔫在泥

土上的豌豆花也就心满意足， 默默地等

待自己的下一个轮回……

我终于明白 ： 豌豆花的花容 、 花

姿、 花色、 花事只为它的花愿———口福

人类。 因为， 无论土吃吃豆子， 还是洋

吃吃豆荚， 它的营养价值都很高。 洋吃

还有别名， 称荷兰豆。 可见， 豌豆花的

良苦用心。

一朵豌豆花， 体态娇小， 却胸襟博

大。 唉！ 有时我们还不如一朵小花。

古典衡阳

———系列组诗之一

■吕宗林

柴埠门

城门， 古城的眼睛

离湘江近， 看太阳升

原名宾日， 排行老三

有瞻岳、潇湘、阅江、回雁、安西、望湖六门兄弟

好一阵子， 文气荡漾

柴米油盐， 码头商埠

遂改名柴埠， 在民国的风雨里， 沉浮

当我从蒸阳南路， 散步， 至湘江北路

古道不见踪影， 皮鞋在沥青路上踢踏

风， 仍在那儿张望， 消失的城墙

司前街

与蒸阳路、 濂溪街相连

是近些年前的事情

早年的石板路， 长满了苔藓

协镇署武备司， 雄狮盘踞， 八面威风

八旗和绿营的官兵， 操练拳脚， 剑和气

哒哒哒哒的马蹄声， 都随风远去了

因为曾靠近濂溪祠， 遂有了荷花清香

湘剧团， 红旗商场， 繁华和烟云

都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关

红旗路， 只是历史欣然结出的一颗红豆

潇湘街

文化， 在这儿有了最好的闪烁

湘水流域， 荒僻之地， 娥皇和女英

把生命， 化作几朵浪花

潇湘门外， 雨一直下

不见钟鼓楼， 独立的呆

不见天空， 家谱的蓝

秦观不来， 湘江独自挥毫

潇湘妃子， 林黛玉之回眸

我不是过客， 不是钟鼓楼遗失的瓦片

黎明时分， 且看一位诗人， 如何转过身来

淘沙巷

吴三桂的昭武通宝， 只活了两年

却让铸钱的巷子， 名扬天下

淘沙是一门手艺， 可以养家糊口

最贵的金钱， 亦是从沙模中成型

烟花汇聚， 风花雪月的斑斓光景

总是太容易， 让时空挥霍

大浪淘沙， 谁是大浪， 谁是沙

在淘沙巷口， 我遇见一位大妈

牵着她胖乎乎的小孙子， 走过

一辆宝马， 乖乖地， 向他们行注目礼

马王巷

一个好国王的衡量标准， 不外乎

社会稳定， 国库殷实， 人民安居乐业

五代十国时期的马殷， 竟然做到了

所以衡阳有马王巷， 长沙有马王街

当不当国王事小， 让理想飞事大

让老百姓念念不忘， 更难

有一种气场， 在我心胸中涌动

有一缕春阳， 在我全身上下澎湃

行走在马王巷， 犹如在沧桑中呼吸

一条街， 一些人， 一面的镜子的折射

瓦子堆

一堆瓦砾， 和瓦砾的梦

曾经的夜空， 光彩灼灼

开窑时的香气， 弥漫四野

湘江， 鱼舟， 窑工， 统统醉了

从母体中分娩， 新生的婴儿

活泼， 健康， 睁大了眼睛

中国陶瓷， 衡阳窑址， 沉睡的苏醒

当我向瓦子堆靠近， 再靠近

一堆瓦砾， 拥挤着推搡着， 神秘的气息

一窑锃亮的瓷器， 正列队， 朝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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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雁

车过一个荒远的村落， 我看见了燕

子， 那么多的燕子在电线上站成三排让

人惊讶的齐整队列。 我想起来， 这在课

本里不可信手拈来， 否则， 未及吊嗓已

觉心促气短———音符太密集了， 一张嘴

唱不过来。 它们的存在需要筹备一场大

型合唱， 以多声部将音符疏散， 像问一

畦长势良好的秋白菜。

现在， 燕子如果出现在城市上空，

多半携带着一副急促的表情。 不停地拆

拆建建的城市使富有诗歌精神的燕子无

所适从。 显然， 燕子的传统没有能够跟

得上人类前进的脚步。 它们以为守住了

家园就守住了存在， 这是典型的小农观

点 。 前几天我儿子的提问是这样的 ：

“地震和拆迁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疑心

他偷听到了燕子世界的热门话题， 想以

此来把我难住。 我告诉他， 地震是上帝

的意志， 而拆迁是人类自己的想法。 但

对燕子而言， 这样的回答容易将人类和

上帝混为一谈。 它们没有选择离开的原

因， 可能是已经习惯于日夜不安而又假

模假式的城市生活， 并在这种刻意而为

的文雅中找到了相对的安全。

燕子， 这幸运地吻合了人类审美标

准的鸟， 以家庭为单位， 在不损害自我

利益的条件下热爱集体活动； 以一年一

度的长途旅游保持了家园的新鲜度和亲

切感， 并以此与勤劳和灵性暗含默契。

总而言之， 燕子轻盈的双翅曾经掠过若

干个朝代婉转的流水， 径直抵达春天和

中国民谚中最温情的部分。 “小燕子，

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在早春

和深秋， 这空中的流浪者以肉眼的相机

俯拍到了什么秘密？ 从南到北， 大地和

节气的话语它们始终秘而不宣。 同样的

迁徙， 列队出游兼有呐喊助威的大雁是

仪仗鲜明的官员， 而燕子是在此旗帜掩

护下微服私访的机警钦差。

在我早年诗歌的水墨深处， 一对紫

燕泊进宋时词牌的屋檐。 被时光的笔点

染上光斑的燕子， 曾经把桃花三月的气

息在啁啾里传递， 一滴一声， 把一场雨

翻译给一朵花苞和一枚做梦的叶子。

时隔千年， 我仍望得见那双燕子。

时隔多年， 我仍看得见那窝燕子， 看见

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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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舅一张兴高采烈的脸 ：

“小燕子孵出来了！”

刚开始我有点懵怔， 找不到这句话

的主旨何在。 本来我正睡意蒙胧， 窗外

的村庄已经浓黑一片， 比起在祖父母身

边养成的习惯， 我这一天客居外祖母家

的睡眠已经滞后了半拍。 许多年后我明

白了， 其时的老舅也还是一个少年， 对

于保存住那样一个秘密他还有点力不从

心。 他告诉我， 只不过忍不住要把快乐

说出来， 并没有引起我共鸣的意思。 但

是我睡意的潮水飞快消退， 我抓住了我

自以为正确的主题： “我要看小燕子！”

老舅后悔了， 我看得出来。 他感觉

到麻烦来了， 开始敷衍我： “燕子睡觉

了， 现在你也睡， 明天给你看。”

“不行！ 不行！ 我就现在看。” 我固

执的天性中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嚣张气

焰。

在全家翻向他的白眼中， 老舅失去

了同盟军， 他只好自己出去搬梯子。 我

趴在窗户上， 看他模糊的影子小心地附

在梯子上。 一会儿， 头顶上的燕窝里一

片吵闹， 大燕子鸣声尖锐， 小燕子跟着

瞎吵吵。 我感到了紧张。 在此后的若干

年里， 我一次次经历了这样的紧张 、

期 待 和 猜 想———隔 着 玻 璃 和 夜 色 ，

我看不清正在发生的一切 ， 也无法

知晓即将呈现的结果 。 事实上 ， 除

了等待我什么也做不了 。 当老舅把

一只小燕子轻轻放在我的手心 ， 我还

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老舅把它又轻轻地

拿走了， 我才恍惚记起来它留在我掌心

里的柔软和温热。

那只和我一样处在懵懂年纪的小燕

子， 它会不会也短暂地记住我？

成年以后读到了王尔德的童话 《快

乐王子》， 我想， 除了燕子， 王尔德找

不到另外的鸟类来和王子一起承担人类

的悲哀。 因为童话中的命运， 王子必须

死去 ； 但是燕子不 ， 它属于永恒的春

天， 它本来可以离开， 与一个无望的未

来脱离联系。 在这个童话中， 燕子实质

上是死于对人类的爱 。 那样的一只燕

子， 一袭黑衣， 它是否理应看见更遥远

的黑暗？

就是那样一只在人性中飞翔的燕

子， 它如此亲密地与我们毗邻而居。 在

我家楼上的防盗门上方， 燕子以门灯为

假想中的屋檐筑了一只醒目的巢。 因为

是顶楼， 房子迟迟没有售出， 社区管理

也不怎样用心的， 楼道里的窗玻璃碎了

也无人来补 ， 直到冬天才钉之以塑料

布， 风一吹哗啦啦响， 代替了邻居间的

寒暄和问候。 作为最早入住的房主， 我

们一家常常在楼道里遭遇同样穿行其间

的麻雀和燕子。 一个朋友在文章里说，

他 “搬到六楼和飞鸟做邻居了”。 我特

意跑去看了看， 没错， 他是住在顶楼，

但门上没有鸟巢 ， 可见文章与现实不

符。 一天， 我用家里的鱼网扣留了一

只麻雀 ， 幽禁在水族箱里让儿子观

赏 。 据说麻雀无法以人工方式养活 ，

麻雀脾气大 ， 在笼子里会活活气死

的 。 但我请来做客的这只麻雀虽然

表示了希望逃走的想法， 但并不拒绝

免费招待的大吃大喝。 第二天， 我客客

气气地放它走了。

又一天下班回家， 头顶鸟鸣喧喧。

爬上去看， 是一大一小的两只燕子， 看

样子是母子俩。 我故伎重演， 挥了两下

鱼网， 小燕子没经过这样的阵仗， 吓得

傻了 ， 乖乖被我捉住 。 大燕子悲鸣一

声， 俯冲至五楼， 终于夺窗而出。 一会

儿， 我家窗外出现了一支营救部队， 大

约有十几只精明的大燕子， 围着我家上

下翻飞， 有两只还在窗纱上停了一两秒

钟， 试图往里面偷窥。 它们消失了几分

钟， 然后又在北面的窗口出现了。 在它

们的安慰声中， 小燕子安静下来， 但它

拒绝享用我提供的丰盛晚餐。 我把它关

在窗户夹层里， 它撞了几下玻璃， 以为

它是质地坚硬的空气 。 它并不怎样怕

我， 只是一心想出去。 时间已至薄暮，

因为我， 它们的晚餐和归巢计划均被打

乱。 我把握着小燕子的手伸到窗外 ，

那群大燕子很快地围拢过来 。 我摊

开手掌 ， 立即有一只大燕子并拢到

小燕子身旁 。 它们的离去笔直 、 迅

疾 ， 像我今生射得最漂亮的两颗游

戏子弹， 却因没有留下任何纪念品而

令我耿耿于怀。

2004

年秋天 ， 在故乡简陋的露天

剧场， 被麦克风扩大了数倍的歌唱无法

分辨出歌词的声势浩荡———第一排观众

席距舞台不到

1

米， 演员们溢出油彩的

汗珠都清晰可见。 因为听不清大部分歌

词， 我们只能嗑瓜子， 同时悉心感受剧

场内的气息和温度。 舞台上方， 一双燕

子始终安静地立在巢前的电线上， 歪着

头俯视一干演员和观众。 这特殊的旁观

者， 看到的始终是演员背对观众的表情

和举动， 它们应该知晓太多我们猜测不

到的事情。 演出大约要一直持续到深夜

时分， 为什么燕子乐意常年置身于此而

不迁往他处？ 二人转的歌声和耀眼的白

炽灯肯定剥夺了燕子的部分睡眠， 就像

写作侵吞了我的休息时间。 几天以后，

在我的音乐课堂上闯进一只燕子， 它在

教室上空巡礼数周， 最后停栖在讲台上

方。 那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引起了一场隐

蔽的骚动， 尽管在座的听者和讲者都装

作波澜不惊， 而在多数同学的听课笔记

上却留下了关于那只燕子的点滴记录。

而我疑心那是故乡露天剧场里两只燕子

中的一只， 远远听到这里麦克风在响，

它以为又幸运地赶上了一场白天进行的

倾情演唱。

诗歌水墨深处的燕子

■吕 睿


